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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翊恩

人生漫漫，一路走来，我挣钱的经
历平淡无奇。高中毕业后我在家干了
半年农活，就参加了工作，工资从每月
19.5元领起，缓慢增加。十年后涨到每
月68元，到退休时已是每月4000元有
余了。可五十多年前，我靠捡拾蝉蜕换
来的两元钱，仍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
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第一桶金”。

我的家乡阳谷县阿城镇陶城铺村
在黄河岸边，大堤从村南蜿蜒至村东，
黄河奔腾东去，堤岸绵延无尽。堤坡
上、堤脚下，杨柳成行，层层叠叠的枝叶
遮天蔽日，筑成了一道绿色长廊。林木
繁茂的地方，便是知了龟的天堂。每到
盛夏时节，夜幕降临，知了龟便会破土
而出，顺着树干奋力向上攀爬，只为一
场蜕变重生。它们有的被赶早的人们
捉去，成了餐桌上的美味；漏网的或是
出来晚的，则在夜色中爬上树梢，经过
约莫半小时的挣扎与蜕变，便能脱去那
层外壳，展开薄如蝉翼的翅膀，化作鸣
蝉，在枝头放声高歌。而那些被遗弃在
树干、树枝上的外壳，便是村里人都知
晓的中药材——蝉蜕，我们习惯叫它

“知了皮”。
那时，家家户户都不宽裕，几毛钱

就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平日里我们
读书上学，没有零花钱。想要买纸笔，
只能伸手向父母讨要，零花钱就别想
了。实在嘴馋了，也只能拿一只废弃鞋
底或一撮攒起来的头发，换回一小截木

棍上缠绕着的那点糖稀。
那年我 15 岁，上初中，放学后，常

常穿梭于黄河大堤内外的地里、沟旁，
割草、拾柴。一次，我背着篓子去东堤
外割草。盛夏的日头毒辣滚烫，空气里
弥漫着草木被晒透的清香，耳边是此起
彼伏聒噪不息的蝉鸣。我低头弯腰割
着青草，抬眼间，忽然看见身边的树干
上、低矮的枝杈间，挂着不少知了皮，灰
褐色的外壳通透轻盈，保持着知了龟攀
爬、蜕变的完整姿态。地面的草丛里、
泥土上，也散落着不少被风雨打落的知
了皮。一个念头忽然闯进我的心里：村
里的代销点收蝉蜕，这些随处可见的东
西，就能换钱啊。瞬时，燥热的夏日仿佛
多了一丝清凉与期许。我反复琢磨，越
想越高兴——这哪里是知了皮，分明是
一枚枚挂在树上、散落在地上的硬币。

第二天上午放学后，我没有像往常
一样匆匆回家吃饭、玩耍，而是迫不及
待地开启了我的“寻宝”之路。我早早
备好一只结实的篮子，拿上一根长长的
竹竿，揣上一个窝头，独自一人快步走
向黄河大堤。

夏日的正午，暑气蒸腾，万里晴空
没有一丝云彩，大堤之上只剩聒噪的蝉
鸣萦绕耳畔。我一边啃着干硬的窝头
充饥，一边扫视着眼前的每一棵树、每
一片草丛，满心都是捡拾知了皮的热
忱。

刚开始，我只捡拾低矮树干、地面
草丛里的知了皮。可低处的知了皮数
量有限，且有些已经破碎，我便把目光

投向高处的枝杈。想要多捡一些，就得
朝着高处的枝杈努力——那里挂着不
少完整的蝉蜕，伸手够不着，好在手里
的竹竿帮了大忙。我踮起脚尖，伸直手
臂，握着竹竿小心翼翼地对准枝头的知
了皮，轻轻一挑、一戳，蝉蜕便脱落飘
下。有些蝉蜕卡在细枝缝隙间，就需
要轻轻晃动竹竿，耐心调整角度，才能
完好无损地取下来。我格外小心，生
怕稍不留神，戳碎了这轻薄易碎的小
东西——碎了，就不值钱了。

我沿着大堤下的树行一路走、一路
寻。从挺拔的杨树到柔韧的柳树，从堤
顶的林木到坡底的草丛，目光不放过任
何一个角落。汗水顺着我的额头、脸颊
不断滑落，浸湿了衣衫，贴在后背又闷
又热，仰头太久，脖子也累得酸疼。可看
着竹篮里的知了皮一点点增多，从薄薄
一层慢慢堆积起来，心里的欢喜便一点
点满溢，所有的燥热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少年的心纯粹又热烈，满心都是收
获的期盼。我不知疲倦地穿梭在林间，
忘记了酷暑，忘记了时间，一心只想多
捡一点。直到捡满半篮，掂了掂，分量
够了，才满意地收手。

我小心翼翼地提着篮子，嘴里哼着
歌，一路快步赶回家。心里怦怦直跳，
既有收获的满足，也有即将换到钱的那
份紧张与期待。巧的是，我家那两间东
屋，无偿提供给村里开代销点用，所以
我换钱不用多跑一步路。进了家门，我
径直拎着篮子进了东屋。验货、称重、
结算，流程简单又迅速。当我接过两块

钱纸币的那一刻，指尖都在微微颤抖。
在那个年代，两块钱是一笔无比珍

贵的财富。那时一个劳力干一天农活，
也仅能挣两三毛钱。而我仅凭一个中
午的努力，就挣到了两块钱。那是我人
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靠汗水与坚
持赚到的钱。这份成就感，填满了我的
心房。

我沉浸在收获的喜悦里，全然忘记
了时间。等我回过神来，抬头望向天
空，已是下午三点多，早已过了上课的
时间。我立马慌了神，心头的喜悦瞬间
被焦急取代，攥在手里的钱，还没有暖
热，转身交给了正在给我热饭的母亲。
我匆忙跑到厨屋里，抓起一个窝头，一
路狂奔朝着学校赶去。

一路奔跑，心里满是忐忑与慌乱。
到了教室门口，看着正在讲课的老师和
端坐的同学，我低着头，满脸愧疚，默默
接受了老师的批评。可这丝毫没有冲
淡那份埋藏于心底的喜悦与骄傲。

如今，我不必再为两块钱奔波辛
劳。可每到夏天，只要听见蝉鸣，我总
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个中午——黄河大
堤上那个挎着篮子、仰头举竿的少年，
而今虽然早已褪去稚气，但那半篮蝉
蜕的分量、那两块钱带来的滚烫欢喜，
从未被岁月冲淡。少年时期的这段经
历让我深深懂得，世间从来没有不劳
而获，所有收获皆需付出汗水与努力；
也让我明白，平凡的生活里处处藏着
机遇，只要肯吃苦、肯用心，终能收获
属于自己的惊喜。

我的“第一桶金”

□ 姚秦川

那年中考，我被县城一所重点高中
录取。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不过面对
不菲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家人整日愁眉
不展。

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叫醒我
和弟弟，说：“走，咱们把那两只山羊牵
到镇上卖了。”那两只母山羊，母亲喂了
将近三年。它们体形匀称，身姿轻盈，
每天能产七八斤羊奶，卖奶的收入是全
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一次，村里有人
想出高价买那两只山羊，母亲想也没想
就拒绝了。当天，母亲从羊圈里将两只
山羊往外牵时，我清晰地看到，她的指
尖在微微颤抖。

正值伏天，一大早，通往集市的土
路已被日头晒得烫脚，出门时灌的一瓶
凉开水，没过多久就被我和弟弟喝完。
太阳越爬越高，晒得脖子后的皮肤针扎

似的疼。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转头去
看母亲时，发现她的唇上裂了好几道细
细的口子，说话时还会渗出一点淡红的
血丝。

到了集市后，好半天才有一个羊贩
子凑过来，用粗糙的手在两只羊的脖子
上捏了一把，又伸手使劲掐了掐羊的屁
股，然后问母亲想卖多少钱。母亲来之
前打听过行情，她抿了抿嘴唇，赔着笑
脸说：“两只羊，一共150块。”

谁料，母亲话刚出口，就招来了羊
贩子的讥笑：“你这羊骨架子这么小，也
敢要150？最多给100块，卖不卖？”

母亲的笑容僵在脸上，眼神里带着
几分小心翼翼的央求，语气也软了下
来：“大哥，你摸摸这两只羊的膘。我天
天给它们喂草料，你的价压得太低了。”

磨来磨去，羊贩子有些不耐烦地
说：“再加5块，105，不卖我就去别家看
了。”说着，对方抬脚就走。

日头把柏油路烤得泛起了油光，母
亲后背的布衫早就浸出了一大片汗渍。
忽然，母亲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大哥！”

头一声对方没有回应，母亲又使劲
喊了一声，羊贩子这才慢悠悠回过头，
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问：“想好没？”
母亲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点了点头，说：

“105就105，你牵走吧。”
谁知，羊贩子此时却耍起了心眼。

他摸了摸口袋，装作为难的样子说：“实
在对不住大姐，今天出门急，身上就带了
100块，你要是同意，咱们现在就成交。”

此时，母亲的目光落在那两只羊身
上，她爱怜地伸出手，在每只羊的脊梁
上，轻轻地抚摸了一遍，末了狠狠地点
了下头，声音却轻得能被风刮走：“你牵
走吧。”

就在羊贩子准备将两只羊牵走的
一刹那，我看见一颗硕大的泪珠从母亲
的眼角滚落下来，砸在被晒得滚烫的地

面上，很快就没了踪影。
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卖冰棍的老

人。母亲从衣兜里摸出两个锃亮的五
分钢镚，先塞给我一个，说：“买根冰棍
吃。”接着又把另一个钢镚塞到弟弟手
里，重复道：“去买根冰棍吃。”不过，母
亲并没有给自己买。

一跨进家门，母亲就从布袋里掏出
那叠沾着汗水的钞票，塞到我的手里，
同时安慰我说：“先好好收着，剩下的学
费，妈再想办法。”

望着母亲疲惫不堪的神情，想着那
两只被母亲当作孩子一样照料的山羊，
我憋了一路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
脸颊淌了下来。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吃过数不清的
冰镇饮品，却再也没有尝出过那天冰棍
里的滋味——那滋味里，混着夏风，混
着汗水，也混着母亲独有的、深沉如山
的爱。

卖羊记


